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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院子里有一大块空地，多年以
来，一直任由各种杂草恣意生长。今年
春天，有人提议大家利用闲余时间翻
土、除草，把荒地开辟为花园。经过规
划，园子里种上了玫瑰、三叶草。靠近
大门的地方，大家决定种植一些娇艳的
花朵。于是，同事从网上购买了太阳花
的花籽。

我们很快就收到了花籽。大家加
班加点，为花儿创造更加舒适的生长环
境。有人用筛子将土壤中的石子筛去，
有人拿来了家里的花肥，还有人自告奋
勇负责给花儿定期浇水。几个年轻的
同事已经在讨论花开时如何发朋友
圈。直到看着一粒粒花籽安睡在松软
的黄土中，大家才心满意足。每次在门
口相遇，大家免不了要谈论太阳花的习
性，想象着盛夏时太阳花开放时的姹紫
嫣红。无论谁路过花田，都会观察它的
生长变化。

终于，花籽发芽了，嫩绿的枝叶星
星点点，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绿宝石
点缀在肥沃的土地上。小嫩苗一天天

长大，没过几天，翠绿的叶子就铺成
了一片，它们你推我挤，随风
摇头晃脑。茂盛的绿叶给了

人们无限的希望，任何人看到都会说：
“过几天，它们一定会开出娇艳无比的
花朵。”

那几天，我和孩子因高考志愿产生
了分歧，他想选艺术类院校，我却希望
他选择理工类，在我看来理工类更容易
就业。可是儿子却非要读美院，学习漫
画，说以后梦想给孩子们画阳光少年作
为教材插图。

我正在和同事谈论这几日的焦虑
时，一位同事惊呼：开花了！快看！开
花了！我转过头望向窗外几个月前种
的太阳花。我心事重重地看向花时，一
位同事说：“糟糕！这不是太阳花，这像
油菜花呀。”我诧异地走近去看，果然是
油菜花。

购买花籽的同事气急败坏，说：
“上当了，上当了。我明明买了太阳
花籽，怎么发的货是油菜花籽，真是
煞风景！”

失望瞬间弥漫开来。这时，一位同
事说：“大家别这么沮丧。你们看，油菜
花很美呀，而且比太阳花开得更灿烂
呀。”

我定睛一看，只见油菜花在碧绿的
枝头昂首挺胸，一朵朵金黄色的花儿似

乎在眉开眼笑，无视大家的失望。一簇
簇油菜花，绿叶映衬着黄色花朵，别有
风情。

大家都离开了油菜花，走进了办
公楼，只剩我一人独自观赏油菜花。
抬眼望去，密密匝匝的金黄花儿，是院
子里独特的风景。尤其是看到它们那
气宇轩昂的样儿，我心中又多了一份
爱怜。

这丛油菜花，多像未来不可估量的
孩子。父母都希望孩子有个好未来，然
而，有的孩子在父母期盼他成为医生的
神情中学习绘画，有的孩子在父母一心
让他成为公务员的路上开始创业……
留下一批批失落的父母独自烦恼。

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他多
像这丛油菜花呀。我一心想让他选择理
工类院校，可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
愿，像油菜花一样开自己的花。

我突然懂了，为人父母大可不必如
此烦恼。无论是什么花，当它傲然挺立
绽放时，它就是最美的存在。人生或许
没有那么多设定好的完美，只要自己喜
欢，就是最灿烂的“油菜花”。

这 丛 油 菜 花 是 院 子 里 最 美 的 风
景，何必非要是太阳花！

何必是太阳花 □ 席小丽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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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在空调没有盛行的年代，电风
扇成了消暑“神器”。在我的家乡，风扇不
仅给人吹来了凉意，还把面吹成了一道应
季凉食。一入夏，苏州人最心心念念的事
情莫过于一边吹着风扇，一边吃着用风扇
吹出来的凉面，想想就舒服。

年少时，每逢暑假，父亲每天早起为我
准备好午饭后，才安心去单位上班。为图
省事，他经常会做一盘风扇凉面。在旧时
苏城面馆，一套传统意义上的风扇凉面，
应包含一碗浇盖糟油的小阔面，一碟黄瓜
丝 、绿 豆 芽 拌 成 的 配 菜 和 一 份 现 炒 的 浇
头。父亲说，他小时候跟随祖父去面馆，
凉面上桌，祖父在开吃之前，先浇一勺调
好的秘制卤汁，然后将配菜倒入碗里搅拌
均匀，倒上浇头后，即可一边吹着风扇，一
边享用凉面。

父亲做凉面，自有一套章法流程。他把
加了碱、鸡蛋的小阔面放入蒸笼蒸至六分
熟，再入沸水煮，捞起沥干。给热面降温通
常有两种法子，一是过水，即用冷水过几
遍，直到凉得透透，再捞入碗里；二是吹风
扇，就是将热面条撒在案板上，让风扇
吹，这样处理的面条外凉内热，口感
劲道。一碗凉面的神韵，重在调
料。地道的风扇凉面，要放上特
制的虾籽酱油。虾籽酱油外观
与普通酱油无异，打开一看，深
橘 红 的 虾 籽 粘 在 瓶 口 微 微 泛
光。这种佐料的鲜，是虾籽的鲜
甜与酱油的鲜咸相结合。熬制虾
籽酱油是个细致活儿，需等到四
五月，选用抱籽河虾，刮出虾籽，洗净、
晾干备用，在锅里加酱油、姜、葱、酒、冰糖，
煮 开 、撇 去 浮 沫 ，再 倒 入 虾 籽 ，用 文 火 慢
熬。虾籽煮熟后，虾的鲜味才能被完全释
放出来。等面条被风扇吹凉透后，倒上一
点点虾籽酱油足以提鲜、提香，这时的凉面
才有了灵魂。至于配几样浇头，大可丰俭
由己。我最喜欢父亲给我煎两个溏心荷包
蛋，凉面端到面前，大口下肚，鲜甜劲爆的
虾籽裹挟着爽滑的面条，感受粒粒虾籽在
口腔里的炸裂之感，混成夏日里舌尖上的
交响乐，吃一口就停不下来，要吃个盘底朝
天才过足了瘾。一碗清清凉凉的面条下
肚，带着清清爽爽的气息，如一阵凉风吹
过，吹散了盛夏的燥热，吃得那叫一个酣畅
淋漓。

高考结束后，我为了赚点学费和生活
费，到郊外一个工地搬砖。时值七八月，工
地食堂供应的伙食本就难以下咽，加上暑
热缠身，我食欲不振。我每天吃得极少，加
上要干较重的体力活，一周下来，整个人都
瘦了一圈。工友说，吃不下饭，哪有力气干
活。他便带我去附近一家小面馆换换口
味。看到菜单上写着特供风扇凉面，想起
父亲做的风扇凉面，我立马来了精神。只
是看到牌目上琳琅满目的浇头种类，顿时
难以选择。老板似乎一眼看出我的心思，
说：“要不，来一碗炒肉面尝尝，这是咱店招
牌，保管你吃了，下回还来！”我便点了一
碗。我和工友吃一口凉面，喝一口冰啤，好
不惬意。

这碗风扇凉面，在我的人生里程碑中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自己
挣饭吃。转眼又一夏，炎炎夏日让我格外
怀念那一碗炒肉馅凉面。于是，我到单位
附近一家新开张的苏式面馆，风扇凉面是
当季的特供美食，只是价目牌上的浇头品
种愈发“高大上”，有小龙虾、鲍鱼、蟹粉蟹
黄……我踌躇片刻，要了一碗炒肉凉面、一
个荷包蛋，外加一瓶冰镇柠檬汽水。炒肉
馅 还 是 原 来 的 味 道 ，荷 包 蛋 却 不 是 溏 心
的。毋庸置疑，我现在的吃相较之少年搬
砖时文雅了许多。喝一口柠檬汽水，透心
凉。此刻，突然刮来一阵凉风，它吹走了炎
炎暑热，吹来了那段最让人怀念的时光。

风扇凉面万物

□ 申功晶

地里的玉米长得很茂盛，玉米地
像是绿油油的水，“哗啦啦”在荡，深幽
幽，不见人。

我亮开嗓门，连喊了几声“妈”。
这声音一钻进玉米丛里，像是被磁铁
吸收了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过了
一 会 儿 ，茂 密 的 玉 米 地 里 便 传 来 声
响。只见玉米地的深处，玉米叶不断
摇晃，玉米被一棵一棵地掰开，最后
冒出个黑黑的人影来。定睛一看，是
母亲。她的头上挂满了细碎的、枯黄
的叶片。硬硬的叶子把她的头发搅
得乱蓬蓬的，脸是汗涔涔的，一双沾
满黄泥的手不断地擦拭，原先就蜡黄
的脸被手上的黄泥擦得更黄了。她
浑身湿透了，粗布衣服印出一层层清
晰可见的盐印。接着，我听到温柔的
问候：“回来啦，没生活费啦？”然后她
直直走向一堆乱草，从旁边拎起一件
皱巴巴的外衣抖了抖，摸出几张同样
皱巴巴的钱递过来。她又用那外衣
擦 了 擦 汗 ，说 了 一 句 ：“ 阳 光 太 毒 辣
了，我到玉米地里乘凉去了。你赶快
回家，帮我弄点饭菜。”边说边提着把
锄头，钻进玉米地，不一会儿就没了
影子。

到玉米地里乘凉？也许是吧。玉
米那密密匝匝的叶子把刺眼的阳光严
严地挡住了，玉米地看上去很凉爽。
可我还是心生疑虑：既然很凉爽，那为
什么每次我找到母亲时，她总是汗涔
涔的？我曾经尝试着钻进玉米地，但
都被母亲赶了出来。她说我年纪小，
肉细嫩，玉米叶子很硬、很锋利，怕伤
了我。看着母亲的脸、手，我的心隐隐
作痛。她的脸上布满了一道道深深的
皱纹，裂着一道道或长或短的疤痕，那
都是锋利的玉米叶不断地在脸上划来
划去留下的；手很瘦，感觉只剩着一层
薄薄的皮在包着。我很惧怕玉米叶，
但幼年的我很困惑：母亲怎么那么迷
恋玉米地？整天待在里面。于是，有
一次，趁着母亲叫我给她送水喝，我偷
偷溜进了玉米地，体验了那说不出的
滋味。

那时，阳光无比灿烂，我像炎热的
夏天里碰到一潭清水的小鱼溜进了玉
米地。先前，躲在玉米地边缘时的感
觉真不错：风习习地吹过，毒辣的阳光
只能无奈地从旁边滑过。但人越往里
钻，风的感觉越来越小，一棵棵挺拔的
玉米伸出那锋利的叶子，凶凶地，要拦

住我。我小心翼翼地拨开，谁知拨开
了一片叶子，另一片叶子又从背后弹
过来，狠狠地在后脖颈划了一下，辣辣
的。前面的玉米叶更是纵横交错。面
对这些凶煞恶神般的叶子，我根本无
法招架，不时地被它们划着。里面一
丝风也没有了，让人有点窒息。原来
是玉米叶已经把风死死地挡在了外
面，透不进一丝风。

我满头大汗，迷蒙中，看见了玉米
地里的母亲：瘦小的身子在玉米地里
急切地穿梭，弓着腰，像是一棵瘦小
的玉米，挥舞着锄头，给每棵玉米松
土 施 肥 ，扬 起 的 锄 头 把 玉 米 叶 碰 得

“哗啦啦”响。原来，母亲的乘凉是这
么回事。母亲为什么要骗我？正纳
闷着，只听母亲大喝一声：“谁叫你进
来的？”那有力的声音像是在骂我做
错 什 么 事 情 似 的 ，我 赶 紧 说 是 来 送
水。她像是有什么不满，让我把水壶
放在玉米地边就行，赶快出去，否则
叶子会伤了脸面，而且蚊虫很多，我
会遭到左叮右咬。于是，我像做贼一
样逃出了玉米地。

想不到，玉米地竟然如此凶恶。而
玉米地里淳朴的母亲，竟然说了谎话。

玉米地里的母亲 □ 莫景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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